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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虎虎生威”线上演唱会吸引近400万人围观，万人线下演唱会预计春天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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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浩瀚无比
……”演出大幕拉开，饰演
青年船长阿雷一角的王宏
伟慷慨激昂的歌声一出，便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王
宏伟表示，《南海赋》很好地
将海南民间音乐交响化，作
品中很多优美的旋律、曲调
都出自临高渔歌哩哩美，同
时《南海赋》将南海的历史
通过艺术形式传达给观众，
让“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的信念深深烙印在观众心
中。未来，王宏伟希望《南
海赋》能有更多的巡演计
划：“新作品总要经过反复
地锤炼，才能进一步提升，
演出效果才能更加圆融。”

饰演阿美的陈笠笠既
唱出了中华好儿女守护南
海的爱国热情和坚定决心，

也唱出了南海渔家姑娘的
善良与好客。谈到首演感
受，陈笠笠表示，得益于优
秀团队的前期打磨，演出一
开场，自己就完全进入到角
色里，“我感觉自己回到了
6年前邂逅的角色阿美的身
上，演唱起来声声句句都带
着感动。”

由特邀朗诵徐涛带来
的 5篇大气浩瀚、饱含深情
的配乐诗朗诵，也让台下观
众印象深刻。徐涛表示，朗
诵词写满了南海的过去、现
在、将来，表达了创作者对
南海的情感和寄托：“朗诵
章节和前后歌曲、音乐融合
在一起，在篇章与篇章之
间，起到了非常好的衔接作
用，有利于观众理解这个作
品。”

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场，奏响
捍卫祖宗海壮美乐章

《南海赋》展现
民族音乐新面貌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浩浩南海，承接沧溟。碧海蓝天，星辰曜
丽水金沙；物华天宝，日月照苍海之光；岛礁洲
渚，四海皆星罗棋布……”海螺号齐鸣、雄浑的
歌声响起，1月12日、13日晚，大型交响音画《南
海赋》在海口海口湾演艺中心盛大首演。

作为“南海三部曲”的第二部、海南省首部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的姊妹篇，《南
海赋》用歌唱、交响乐、民族音乐、配乐诗朗诵、
多媒体动态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海洋文
化的巨大魅力，讲述了南海渔民世代耕耘祖宗
海的历史渊源，阐明了“南海是我们世世代代的
祖宗海”的主旨。

《南海赋》由王宏伟、陈笠笠、贾双辉、曹健
主演，渔夫编剧撰词，邢时苗导演，杜鸣作曲，宋
雪莱监制，徐涛任特邀朗诵，王迪、游韶南任执
行导演，由珠影乐团携手海南师范大学青年交
响乐团现场演奏，同时还有来自海南师范大学
蓝韵合唱团加盟，汇聚了广东、海南两地文艺界
的中坚力量。

多种艺术形式轮番登
场，将民族音乐元素与交响
乐融合，再以崭新面貌推向
舞台，实现了临高渔歌哩哩
美和西洋音乐的联谊，是
《南海赋》的突出艺术特
色。同时，这也考验着所有
演创人员的默契与配合。

作为舞台上的舵手，
珠影乐团常任指挥张镇带
领着乐团将 80 分钟的演
出一气呵成。张镇表示：

“我们用音乐讲述了一遍
历史，演出效果比我想象
中更好。创作者要精准地
表达自己，同时还要让观
众接收到，这种情感的传
递是很难的。但今天我们
成功了，我觉得观众听懂
了我们的音乐。”

珠影乐团长笛首席洪
文菲则表示，对自己来说，
这是一次特别的演出经历：

“长笛是西洋乐器，当它演
奏起哩哩美的曲调，焕发了
不一样的魅力。演出中的
很多章节里，都有长笛的独
奏，它跟歌唱家的歌声相应
相和，有了‘二重唱’的感
觉。”

近 200 名来自海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韵合唱
团及青年交响乐团的学生
也参加了演出。该院院长
曹时娟表示，艺术学习离不
开艺术实践，从参演《南海
哩哩美》到参演《南海赋》，
对于学生们来说，都是“可
听可看可学”的宝贵机会：

“学生们能跟王宏伟、陈笠
笠这样的艺术家，以及珠影
乐团这样的专业院团近距离
接触，还可以在演出、排练之
余向这些高水平艺术家请
教，实际上相当于进入了一
个很好的实践平台。学生们
可以用从课堂里学的理论来
结合、指导他的实践，所以，
进步得很快。”

另外，《南海赋》的可贵
之处还在于，通过南海渔民
有情有义有爱的生活展现
民族大义。“是一次良好的
艺术熏陶，也是一次爱国主
义教育。”海口市民张女士
特地带着上小学的女儿来
观演，“我们作为家长，非常
乐于见到有这样兼备艺术
水准和正能量立意的作品
在家门口上演。”

民族音乐焕发新魅力

谱写家国大义赤子情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摄影/宋晓辉

2020年的《乐队的夏天2》，
让五条人这支原本在独立音乐
圈小有名气的乐队迅速成为大
众娱乐的宠儿。一年多过去，
调侃自己
“名气大
了，Live-
house 装
不下”的
五条人终于把万人演唱会
提上日程。虽然这场五条人
“大时代歌厅”演唱会因疫情防
控需要而推迟，但在 1月 12日，
五条人集结了演唱会的基本阵
容，率先在线上进行了一场特别
的“热身”——这场名为“虎虎生
威”的线上演唱会吸引了近400
万人在线围观，也让人愈发好奇
那场尚未到来的万人演唱会到
底有何特别之处。

回到去年12月，羊城晚报记
者以“大时代歌厅”演唱会为契机
采访到五条人。热爱“意外”的五
条人要如何驾驭一场大型演唱
会？破圈走红后，五条人在过去
一年里的生活、心态和音乐创作
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如何看待
外界加诸于他们的“南方”和“复
古”的标签？……当我们把这些
问题抛给仁科与阿茂之后，他们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羊城晚报：“大时代歌
厅”演唱会这个项目是如
何成型的？

仁科：2020 年年底开
始有这个想法，算是水到
渠成吧，名气很大（笑），
Livehouse 也 装 不 下
了。很多 rock n' roll 的
super stars，比如 Roll-
ing Stone（滚 石 乐 队）、
The Doors（大门乐队）、
Bob Dylan（鲍勃·迪伦）
等都搞过体育馆演唱会，
这跟Livehouse 是完全不
一样的感觉。一场两个小
时的体育馆演出，如果营
造得好的话，就像是看了
一部电影。

羊城晚报：演唱会和
电影有什么共通之处？

仁科：演唱会跟电影、
话剧一样，就是要让观众
进入一个虚构的、脱离现
实的空间。你不会在看话
剧的时候去思考家里的衣
服收了没，一场好的演唱
会也应该有这种效果。以
前 在 Livehouse 和 音 乐
节，我们把音乐排练完就
可以去演出了，舞台上的
表演都是即兴的。但这
次很多东西都需要提前
设计，因为涉及跟艺术家
的合作，舞台的道具、舞
蹈表演的配合等。在演
唱会上，我跟阿茂扮演男
主角，但这个舞台上还有
其他演员。在把音乐做
好的基础上，我希望这场
演唱会的表演也可以很
出彩，因为这才是体育馆
演唱会的特色。

羊城晚报：即兴是五
条人最大的特点，你们要
如何在一场精心设计的演
唱会中发挥自己的魅力？

仁科：演唱会一环扣
一环，的确比较严谨。比
如说有些歌在 Livehouse
演出的时候，我可能不会
跟流程，但这次演唱会20
多首歌中可能有三分之二
的歌曲都要跟流程，因为
需要配合到 VJ、舞台、灯
光等元素。就像我刚刚所
说的，我们把演唱会当成
电影来处理，希望能给观
众带来一场梦幻之旅，我
们必须在这个框架里处理
好自己的表演。我们也一
直在思考表演的方式，看
能不能有一些突破。

阿茂：我们之前在北
京已经跟乐队排练过，回到
广州之后也会密集排练。
必须先把音乐彻底拿下，到
时候就可以尽情表演了。

羊城晚报：这次的演

唱会组建了一个十人
以上的大乐队，还会有一
个大编制的铜管组，你们
对此次演唱会的音乐部分
有什么期待？

仁科：之所以在演唱
会上加入铜管组，跟新专
辑的一首歌《在码头》有很
大关系。以前我们很少用
铜管，因为铜管组的乐手
是很难找的。后来我们找
到了张梦，他是上海音乐
学院的作曲家，长期跟乐
手合作。这次他负责编排
和指挥铜管组，我们很期
待演唱会上的呈现。

羊城晚报：为何对铜
管乐器那么情有独钟？

仁科：其实也考虑过
在演唱会上用弦乐组，但
我们还是更喜欢铜管乐
器。这种乐器有一种悲壮
的感觉，包括以前看库斯
图里卡的电影，有一个情
节是把圆号手绑在树上演
奏，非常有质感。铜管音
乐不光有“悲”，而且还有
壮烈和勇敢。在演唱会上
用铜管组，就好像所有人
——包括观众，我们一起
去干一件大事，同乘一艘
船，奔向宇宙或者未来。

羊城晚报：以后还会
回到 Livehouse 演出吗？

仁科：Livehouse 有
它的灵活和自由，可以跟
观众近距离接触，这都跟
体 育 馆 演 出 不 一 样 。
Livehouse 的演出有种粗
糙感，甚至一些意外都可
能变成现场的惊喜，我喜
欢那种肉搏、流汗的感觉，
以后还是会继续有 Live-
house或者剧场演出的。

羊城晚报：你们会用
什么词语来形容这场“大
时代歌厅”演唱会？

仁科：魔幻、流行。
阿茂：山顶的朋友！万

人大合唱！我挺兴奋的。

羊城晚报：《乐队的夏
天 2》之后，日常生活有变
化吗？

仁科：我仍然喜欢到
处逛，这个时间没有变少，
它是一种日常经验。我昨
天还去了酒店旁边的村子
里逛了，看见了一栋栋盖
得大大的楼，还有一些被
围起来的废墟，里面堆满
了垃圾和家具。我跟朋友
说，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定住在城中村，然后
把这些二手家具抬回家。
朋友说你年轻的时候已经
住过了！哈哈。我的意思
是，如果我现在还年轻，照
样会这样做。

羊城晚报：到处逛的
时候不会被认出来吗？

仁科：昨天买榴莲的
时候就被认出来了。店主
说，你该不会是那个……
那个……他半天都想不起
来是哪个乐队，最后说了
《乐队的夏天》。我说我不
是，但很多人都说我像。
（笑）我跟他说：我要是那
个人就好了，是就不会在
这里跟你砍价啦。

羊城晚报：这一年走
的城市越来越多、离开广
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
种体验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新的影响？

仁科：以往我们也会
因为录音而在别的城市生
活一段时间。比如《广东
姑娘》《一些风景》其实是
在上海录音的，《县城记》
是在厦门录音的，只有《梦
幻丽莎发廊》和《故事会》
在广州录音。我们从2020
年开始就在北京待了一段
时间，两张新专辑也在北
京录，北京的确给我们带
来了一些影响。

羊城晚报：习惯北方
的生活吗？

仁科：我发现我挺能
适应新环境的，像蟑螂一
样——据说蟑螂在太空里
都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前

阵子我去了青海拍戏，海
拔 4300 多 米 的 高 原 ，零
下 20 多摄氏度，一棵树
都没有。但你看，我还是
可以适应下来。

阿 茂 ：我 也 很 能 适
应。但我这个人对吃的特
别挑，习惯吃广东菜。除
了这个，其他都适应得非
常好。

羊城晚报：有计划在
哪个城市买车买房吗？

仁科：没有。你不觉
得现在中国的房子太多了
吗？我没多大兴趣。而且
感觉房子的更新换代也好
快，这些房子可能过几年
又要拆掉。我想象未来可
能有一种房子是塑料做
的，也方便重新改造。你
想象一下，一个塑料的房

子上面有一个塑料袋，可
以飘在空中，像热气球一
样。以后人们对房子的观
念可能也会随着建筑材料
的变化而变化。

阿茂：台风一来，房子
就被吹起来，像那部动画
片《飞屋环游记》一样。

仁科：你看卡尔维诺
的《看不见的城市》，他就
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城市，
有些城市还会被钢丝吊在
空中。

羊城 晚 报 ：你 们 的
理 想 居 住 城 市 是 怎 么 样
的 呢 ？

仁科：我挺喜欢上海
的。还有北京、广州、深
圳。哈哈，北上广深，我喜
欢一线城市。

羊城晚报：《乐 队 的 夏 天 2》之
后，五条人被贴上了“草根”“南方”

“复古”等标签。你们如何看待这些
标签？

仁科：这个“南方”绝对不只是地
域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我们的语
言、口音、思维、音乐和唱片设计等，
都跟北方和北方的乐队很不一样。至
于“复古”，我觉得有些过去的东西是
值得重新拿出来用的，真正的复古不
可能是怀旧或是恋旧，而是一个更积
极地面向未来的方式。

羊城晚报：近年来“复古港风”成
为新潮流，包括《处处吻》等粤语老歌
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网上有不少“港
风打扮”“港风妆容”的教程、茶餐厅
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五条人无形
中也成了这股复古浪潮的其中一朵浪
花。你们是否担心五条人被抽象成一
个扁平的符号？

仁科：如果我们真的去迎合这股
风潮，被符号化就是自作自受，但显
然我们没有。从音乐层面上，我们当
然也听港台音乐，在做音乐的过程中
会用到那些元素，但不会迷失在这些
元素里。我们做的其实是再造流行，
这是我们心目中复古的核心。

羊城晚报：详细解释一下“再造流
行”这个概念？

仁科：真正好听的流行歌是可以
流传下来的。比如以前的那些经典港
台音乐，二三十年后大家还是会拿出
来听；又比如The Beatles的歌曲，其
实也是流行歌，两三分钟很短一首，
但非常好听。这些歌曲是包含时代记
忆的，流行歌就有这样的功能。这不
是创作者有意识这么做的，听众可以
赋予一首流行歌新的意义。比如鲍家
街 43 号的贝斯手王磊前阵子发了个
视频，说他儿子很喜欢《阿珍爱上了
阿强》这首歌，小朋友以为那是奥特
曼的主题曲。对我来说，这也是《阿
珍爱上了阿强》这首歌的时代意义，
听众赋予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这首情
歌本身。（注：《阿珍爱上了阿强》是国
产动画《刺客伍六七》的主题曲）

羊城晚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其
实《阿珍爱上了阿强》就是一首颇成
功的“再造流行”歌曲。

仁科：对。我们现在想做一张“再
造流行”的流行歌专辑，我跟阿茂一
直在思考这件事，但要做出来还是有
一定难度。我跟阿茂经常分享音乐找
灵感，比如Poison（毒药乐队，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重金属乐队），在我看来
他们的歌就非常好、非常流行。通常
流行歌都有一个固定的框架和思路，
但我们并不想跟从这个框架……“再
造流行”是我们给自己出的一道难
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心目中“再造流
行”歌曲的写作方式，肯定是跟现实、
跟这个时代产生关系的。

阿茂：我们觉得好听的流行歌其
实都没有被流行歌的框架所困住，它
们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再造流行”的
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有
更高的标准来评价一首流行歌。

“大时代歌厅”：
开演唱会就像拍电影 下一个目标：

做一张“再造流行”专辑

走红之后：
对买房买车没多大兴趣

我们想在体育馆大喊
“山顶的朋友”

线上演唱会

“虎虎生威”线上演唱会

仁科与阿茂

阿茂此前为“大时代歌厅”演唱会排练

线上演唱会合照

王宏伟与陈笠笠


